
与瑞芳老师的接触，来自银幕，来自

书本，也来自生活中。

最初是在银幕上。童年时代，家附

近几家电影院，每逢周日开设“儿童场”，

票价一毛钱，吸引小学男生结伴前往，首

选必定是战斗片，散场后念想驳壳枪和

机关枪。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产生争议，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即《南征北战》中的

女民兵队长和《渡江侦察记》中的女游击

队长是同一位女演员，但谁也说服不了

谁。我有点较真，找机会又重看这两部

影片，验证了确实是两位女演员，只不过

她俩身份相近，样貌服装相似（都剪短

发），难怪那同学混淆了。在我看来，《南

征北战》中的女队长英气十足，嗓音独

特，很容易辨识，我留意演员表，记住了

“张瑞芳”的名字。

不久，我看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耳畔又传来熟悉的声音，一会儿是天真

的小蝌蚪，一会儿是虾公公、螃蟹、鲶鱼

等，非常有趣。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沪

上文艺工作者有个社交场所“文化俱乐

部”，父亲偶尔带我去，我就在那里见到了

瑞芳阿姨。我忍不住发问：“瑞芳阿姨，是

你一个人在幕后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

吗？”当时她怎么回答的我记不清了，迄

今难忘的是她灿烂的笑容。这里顺便说

说许久以来我心头一个困惑：为什么这

部动画片的片头没有“张瑞芳配音”的署

名？经咨询美影厂资深人士，方得知这

是昔日惯例，直至1999年《宝莲灯》面世

才得以匡正。虽然《小蝌蚪找妈妈》片头

字幕未见瑞芳老师姓名，但目前网络上

可以搜索到不少信息，分别冠以各自理

解的“演员”“主演”“女声旁白”，乃至“声

优”等标注，足见观众们并未淡忘。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大学讲授电

影课，出于备课和研究的需要，既注重影

片文本，也涉猎图书文献记载的影人影事。与

此同时，遵循华东师大中文系师长的教诲，尤其

系主任徐中玉先生现身说法，给我们示范如何做

学术卡片，我也着手摘录重要资料，起先使用小卡

片，后来改用word文档。以瑞芳老师为例，她名

下的摘录累积了十多条，在此择要述之。

瑞芳老师的艺术生涯始于演话剧，1940年

第一次拍电影，在《火的洗礼》中出演女主角。

然而，她不适应电影拍摄分镜头不连贯的表演，

对自己的银幕处女作很不满意，“影片要求我演

一个真间谍假工人，而我却演成一个假间谍真工

人。虽然孙瑜导演鼓励我，但我哭了，觉得自己

没演好，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观众。”她甚至打算

告别银幕。不过她“食言”了，1946年奉中共地

下党组织之命奔赴东北长春，协助金山筹拍抗战

故事片《松花江上》，饰演女主角妞儿。在1983

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20-40年代中国电影

回顾展”上，我得以补课，观摩了《松花江上》，还

了解到此片最初的千字梗概，出自瑞芳老师手

笔，金山导演在此基础上完成整个剧本。由此可

见，瑞芳老师深度参与影片原创。

新中国成立后，瑞芳老师从北京调

到上影厂工作，日后出任上影演员剧团团

长，威信甚高。1961年，她主演的《李双

双》轰动影坛，成为当时不多见的现实题

材喜剧片佳作，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等奖项。瑞

芳老师追求的创作状态是：“感觉到角色

就在自己身上，不仅可以毫不含糊地用

她的眼睛去看，用她的逻辑去想，而且可

以立刻演出剧本里没有写到的戏……”

应该说，她演的李双双达到了这种境界，

是她银幕表演艺术的一个高峰。这部故

事片的背后也有故事，据瑞芳老师自

述：按照作家李准的要求，双双的性格要

“豁得出去”，可我甩开膀子真要豁出去时，

鲁韧导演却紧张了，不时提醒我“悠着点，

悠着点”，别落下“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

每拍一个镜头，往往采取最保险的方案，

“演起来真是不爽”。幸亏当时套拍一个预

告片，交由北京电影学院刚毕业的吴贻弓

执导，“他支持我放开来演”。其中有个场景

喜剧味很浓，“双双又气又恼地捶打丈夫，打

败后又哈哈大笑！”结果这段预告片被剪辑

到正片里，堪称“歪打正着”了。

国庆献礼片《聂耳》（1959）也是广大

影迷熟悉的，瑞芳老师饰演郑雷电，戏份

不多，银幕造型恰如一道闪电，给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片中她和赵丹一起在龙华

塔上实景拍摄，“那是我与阿丹唯一的一

次合作，在拍摄现场，我俩配合默契，人物

关系富有时代色彩。”瑞芳老师这段说明

颇有意思，也许在外人看来，演员剧团同

事在银幕上“同框”演戏经常发生，但这种

想法未免有点想当然，事实上电影生产充

满不确定性，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最熟

识的同事也未必有机缘在银幕上亲密合

作。这就要说到我父亲桑弧1987年拍摄

文献纪录片《蔡元培生平》，和瑞芳老师有

过一次难得的合作。父亲多年来有个夙

愿，想把蔡元培光辉的一生搬上银幕，为此

做了不少努力。早在1986年全国“两会”期

间，他就提交一份提案，郑重建议邮电部于

1988年发行蔡元培诞辰120周年纪念邮

票。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常有提案邀集

签名之举，瑞芳老师就会签名支持这项提

案，还欣然加盟《蔡元培生平》摄制组。父

亲编导这部电影纪录片，在形式上大胆创

新，借鉴海外纪录片同期声制作，“特邀瑞

芳和道临担任银幕主持人，他们不是单纯

地作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解说员，而

是直接向观众交流，有时相互夹叙夹议，评

说蔡元培的言行。我希望这样能使影片亲

切些，生动些。”《蔡元培生平》开拍期间，我曾两

次探班，了解纪录片的制作，每次都看到瑞芳老

师全神贯注沉浸在工作中，进入一种忘我状态。

瑞芳老师的寓所，在淮海西路闹中取静的

一幢公寓，沿街钢窗为法国梧桐树掩映，光线始

终是柔和的，有一种促膝交谈的宁静氛围。逢

年过节我陪父亲去探访，见面时她对我的称呼，

时常“小桑”“小李”串用，回想起来十分亲切。

近距离接触瑞芳老师，总感觉有一种让人肃然

起敬的气场，但瑞芳老师绝非不食人间烟火，很

讲究生活情趣。一次她兴致勃勃地披露自家红

烧肉配方，秘诀归结为“一、二、三”：一是生抽酱

油，二是料酒，均属常规调料，关键在于“第

三”——居然是醋。这是她再三叮嘱的，假若不

信，你就试一试吧。

最后晒一张黑白照片，摄于1983年。前景

中，瑞芳老师示范一种健身功，精气神满满的；后

景排开四名学员，穿深色衣服的正是我父亲，看

上去学得挺认真。当时他们已年近七旬，练功可

以说为了健康，更是为了继续拍电影，演电影，这

就是一代电影人的初心。

6月26日傍晚，手机中收到一条让我

悲痛的短信：诗人冰夫6月17日在悉尼去

世，享年90岁。面对着闪烁的屏幕，我难过

了很久，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冰夫是我的老朋友，生于1932年，整

整年长我20岁，我和他是真正的忘年之

交。少年时代，我就读到过他的诗，对冰夫

这个名字印象很深。冰夫曾经是军人，他

的写作生涯起始于抗美援朝时期，是一个

有影响的军队作家。转业后，他在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当编剧，写过不少动画片的

剧本。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9年夏天，在

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那次，艾青带领

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诗人到沿海地区采

风，在上海作家协会聚会时，诗人们纷纷朗

诵自己的作品。冰夫朗诵了他的一首关于

海洋的诗歌，他在诗中歌颂一位勇敢的船

长，诗写得激情洋溢，富有色彩，朗诵也是

声情并茂，动了真情。具体的诗句，我已经

记不清，但他当时的神态，留给我极其深刻

的印象。我想，这大概就是诗人气质。

后来，我和冰夫成了好朋友。他是前

辈，却从来不倚老卖老。四十多年前，我

曾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中，冰夫是

小黑屋的常客。他每次来访都会带给我

生机勃勃的快乐，带给我新鲜空气。冰夫

那时的住宅就在巨鹿路上，离作家协会很

近，我经常去他家，他和夫人徐谟待我亲

切如家人。我和冰夫见面，不仅谈诗析

文，交流各自的新作，也常常为社会和人

生的种种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丝毫

不影响我们的友情。接触多了，我对冰夫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个激情洋溢的

诗人，是一个喜怒皆形于色的透明的人，

是一个刚烈其外、温柔其中的人。

如果听一个凄凉的故事，座中泣下最

多者，必定是冰夫。

如果路见不平，忍不住发出愤怒喝斥

的，必定是冰夫。

如果遭遇知己，尽情开怀欢颜的，必

定是冰夫。

1982年10月1日，我和冰夫结伴同登

号称“华东屋脊”的福建黄岗山。当时我

刚生过一场病，身体有点虚弱。而冰夫的

心脏不好，身边老带着药瓶子，我更为他

担心。到达峰顶，我们都被山坡上那一大

片随风起伏的绿草所吸引。绿草的尽头，

白云奇妙地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浮动。那

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于是我们一前

一后兴致勃勃踏进那片草坡。想不到山

是那样陡，草是那样深，不时有棘藜和暗

沟挡住去路，我们却不顾一切地向前走，为

的是看一看前面那神奇壮丽的风景。没想

到支持不住的竟是我。在一阵天旋地转之

后，我躺倒在草丛中，一度失去知觉。是冰

夫的摇撼和呼唤使我醒过来。我睁开眼睛

时，只见他坐在我身旁俯身凝视着我，大声

安慰我，他的目光中含着微笑。这安慰和

微笑使我平静，使我重新振作。他扶着我

站起来，我们携手一起走完了这一段短而

艰难的道路。终于，我们的视野中容纳了

山底下浩淼的世界——茫茫云海在我们

身畔浮动，千山万壑在我们脚下起伏……

这次登山的经历，是我和冰夫之间的

生死之交。想起这段往事，让我思索人生

的意义，也更加珍惜我们的友情。

冰夫担任过上海作家协会诗歌委员

会主任，曾经组织并主持了很多诗歌活

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女儿去澳大利

亚留学定居，冰夫全家都去了澳大利亚。

好朋友间的相聚畅谈的机会少了，这是一

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

系。在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中，冰夫很受人

尊敬。我常常读到他写澳大利亚生活的

散文和诗，知道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

笔。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便四海为家，总

是难忘故土，难忘故人。冰夫当然也是这

样。在他那些写于异域的诗文中，处处让

人感觉到一颗炽热的游子之心在跳动。

他写密尔顿花园，想到的是苏州的园林；

游蓝山，想到的是浙江雪窦山；写悉尼的

柠檬林，想到的是云南的柠檬；写玛茹巴

海滩的散步，思绪却飞到了烟台，飞到了金

沙江边；写海边的紫薇花，浮现脑海的是家

乡金陵城外的花树；写澳大利亚的落叶，心

里涌起的是上海郊区佘山的秋林，是王实甫

的词：“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2001年，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在悉

尼，冰夫天天陪着我游览访问，和澳大利亚

的作家见面聚会，还请朋友开车陪我去了

堪培拉。在澳大利亚的海滨山间，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到处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冰夫去澳大利亚后，经常回国。每次

回来，他都会邀请上海的诗友聚会，畅叙

别情。岁月如飞，他常常感叹：啊呀，过七

十了！哎，八十岁了……时光如雕刻刀，

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容貌，没有人能阻止身

体的衰老。但诗人的心依然年轻，从冰夫

不间断的创作中，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激情。

和冰夫在一起时，我们忍不住要回忆年轻时

代的往事。我曾劝他：叶落归根，你回来吧！

他说：我是在考虑，要回来的。他上海的住宅

在五楼，没有电梯，后来几次回上海，他已经

没有力气爬楼梯，只能住在宾馆里。

2019年10月，冰夫最后一次回上海，

正好赶上了上海市民诗歌节的诗歌盛典。

10月30日晚上，我陪他一起参加盛典，并

为他颁发了“上海市民诗歌节杰出贡献

奖”。这是对他文学生涯的一个褒奖。

去年春节前，我想打电话问候他，却

怎么也无法联系上。打了很多国际电话，

找了很多朋友，最后终于取得了联系，我

和冰夫之间加了微信。但是他没有在微

信中写过一个字。去年4月8日，他第一次

给我发微信，是转发作家崖青的文章《疫情

中的生日》，记录澳大利亚的华人作家在疫

情中为冰夫举办庆贺他九十大寿的生日宴

会。我立即给他回信：“冰夫兄，遥贺九十

大寿！祝健康平安，天天快乐，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非常想念，请多多保重！”他给

我的回复，是转发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

羊人》，我想他一定是喜欢这首歌，发给我

分享，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思念吧。

此刻，我在电脑中寻找着和冰夫有关

的文字。2016年，冰夫要在国内出版他的

文集，他为此专程来上海。我们见面时，

他请我为他的文集写一首序诗，说这是为

我们之间的友谊留一个纪念。我写了一

首诗送给他，题为《轮回在天地之间》。我

在电脑中找到了这首诗，现在重读，无限

感慨。我在诗歌的结尾处这样写：

不要说天地辽阔无边

自由的心，没有藩篱和疆界

牵挂亲爱的故土，这是一个永恒

让我们同在情感的时空中轮回

落地上天，上天落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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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诗人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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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在天地之间

◆ 赵丽宏

▲

3987 年

拍摄文献

纪录片《蔡

元培生平》

工作照（左

一桑弧，左

二张瑞芳）

■ 3983年张瑞芳教习健身功

■ 冰夫（左）与赵丽宏，摄于2036年

■冰夫（左）与赵丽宏，摄于3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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